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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避讳谈论校园性骚扰问题
伊 人（楼主）
周末回老家，读小学一年级的侄儿飞奔出

房间，向我报告他的测验成绩：数学100分，语

文94.5分。我说：“不错，不错，要奖励一下。”

侄儿提出让我陪他去溪滩里打水漂。路上，侄

儿小嘴巴说个不停，班里很多同学的分数他都

知道，像背书一样。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直

言不讳：“老师宣布的，大家都知道。”

侄儿顺口说考低分的某某是傻子，语文46

分，数学23分。我告诉他不能随便骂人，侄儿

却说，大家都这样说。

我心里有些堵：才一年级，就考试不断，还

将考试成绩公开，这太残忍了吧？优秀生表扬

一下还说得过去，低分学生就成了同学取笑的

对象。家长知道该有多难堪？假如家长特要

面子，那还不天天责骂孩子，学习对于这样的

学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阿 国
常年教小学高段，我的做法是在家长群里

公布班级平均分、各分数段人数，然后表扬班

级前20名和进步的学生。这样，相对来说可以

嘉奖优秀学生，也可以保全后进生的面子，更

有利于他们潜力的激发。

如果是小学低段，我想更多地还是需要关

注他们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假使必须要进

行成绩考核，也应当尽量弱化分数差异，尽可

能减缓班级中的两极分化进程。

龙泉许东宝
或许楼主所在的那个地域就是以分数论

英雄的，一年级就这样，那是非常糟糕的。小

学低段周周考，有必要吗？为减轻小学低段萌

娃的压力，教材是改了又改，没想到，到基层，

却是考考考。如楼主所讲，该教师应该转变育人观念，加强

学习，向课内要分数和质量。同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加

强督导，加大培训力度，纠正基层教师偏激的育人方法。

伊 人
不看重分数的教师好像没有，学校考核就是看分数吧。

对于低分学生，我们教师要不要多些期待，多些鼓励呢？考

试成绩总会有高低，哪怕考试成绩就是不行，我们也应该允

许学生快乐地学习。我们应该模糊低分，不在班级或家长群

公开，以保护学生，也给家长面子。

记得我读小学两年级时，班里一个男生不会写字，只会

用铅笔在本子上点麻雀点，更不用说考试了。可我们的蒋老

师却从不指责他，还认真批改他的“作业”，我记得还写上了

评语：“好。”到三年级时，这位男生突然开窍了，会写字，会算

术，学习渐渐地跟上我们。有些学生真是后知后觉呀，给他

们一个缓冲期吧。

yanwang_yw
学生成绩毕竟是隐私，应该受到保护。总有成绩不如人

意的学生，公开成绩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弊大于利。可惜的

是，我们缺少保护隐私的思维传统，主管部门也缺少保护隐

私的意识，更缺少相应机制。由于缺少相应机制来谈保护隐

私，很容易流于纸上谈兵，也容易出现“甲保护隐私而乙不保

护”的尴尬局面，甚至导致师生价值观混乱。

赵占云
首先，学生的考试成绩就像我们的工资单一样，属于个

人隐私，应该被保密；其次，一次测试仅仅是对学生一次阶段

性学习成果的了解，而并非是对学生的总体评价，暂时失利

并不能代表学生不具有发展的潜力。如果草草将成绩公布

出来，一次考不好就成了别人口中的“差生”，这种影响长时

间具有较强杀伤性，会让学生内化“差生”的评价，从此一蹶

不振。后进生的潜力是巨大的，不能让一次简单的测试成为

他们成长中的一块阴影。

笔论长短
学生成绩只是一个人成长的一小部分参照系，不能考察

全部。人是变化发展的，某个时段不行，不代表一生都不

行。每个人都有人格尊严，都需要得到保护，教师随意公开

甚至贬损学生，不仅是师德问题，对学生造成严重后果，还有

可能涉嫌违法。

河 港
教育是因人而异的，下发成绩对于学生是一次很好的教

育。有的学生虽然成绩不好，但具有清醒的认知和较强的反

思意识，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的学生成绩就不需要公

布；有的学生对成绩抱无所谓的态度，不妨将他的成绩与优

秀学生比较一下，用成绩刺激一下他，或许效果会更好。

龙泉许东宝
一、二年级期末已经取消纸笔类测试，采用游戏方式进

行，内容上不仅是语文、数学，连音体美都包括在里面。学生

们沉浸在游戏当中，同时又不知不觉接受各科知识的检查，

这种两不误的“考试”，学生很喜欢。不至于小小年纪就压力

重重，整天抱着书本。

周周考应该不是教师的问题，要不是上级压下来，跟考评

和奖金之类挂钩，教师也用不着天天出题目、改试卷、排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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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黄晓丹

今年元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

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涉嫌性

骚扰女学生，北航随即作出积极回

应。这个事件引起社会对高校中性骚

扰问题的注意，据知已有近百所大学

毕业生致信母校，要求建立校园性骚

扰防范机制。此事亦使我产生思考。

我在整个本科、硕士和博士期

间，并未遭遇性骚扰，也未见证其他

学生有所遭遇。这当然是一件幸运

的事。但“免于性骚扰”本来就是和

呼吸、饮食一样属于基本的生存权

利，不应该靠幸运来获得。因此，对

于那些和我一样并未成为校园性骚

扰目标的人来说，我们依然需要一种

保障，将“免于校园性骚扰”从不可捉

摸的幸运变为坚实可控。

校园性骚扰造成对所有校园中
人的污名化

不曾成为校园性骚扰的目标，并

不就意味着不受校园性骚扰之害。

一方面，校园性骚扰事件中，施害

者大都并未受到严厉惩处，这使得大

量学生实际处于物伤其类的恐惧中。

另一方面，社会见证了高校对于性骚

扰的姑息态度后，便对此产生两种极

端化的迷思。其一是将性骚扰当作

极其罕见而神秘的事件，认为只有相

貌迷人或行为不端，甚至“缺少父爱

或母爱”的学生才会成为性骚扰受害

者。换句话说，认为受害原因至少有

一部分在受害者本人身上。其二是

将性骚扰当作极其普遍而正常的事

情，认为在考试、保研、入党、求职等环

节中，性骚扰都是一种必然的潜规则。

这种双重迷思事实上使大学生

陷入无路可逃的境地。如果一个学

生声称自己遭到性骚扰，她会遭受

“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的质疑；而另

一个学生活得好好的，长得美又成绩

好，人们就会怀疑她的成绩是否是接

受教授性骚扰后的补偿，这使得所有

学生都处于一种既要回答“为什么被

性骚扰的是你”，又要回答“为什么不

被性骚扰的是你”的两难中。

对于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合适的

答案呢？过去这些年来，我以本科

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身份，面对“听

说大学里教授追求女生很多啊，你有

没有被追求啊”“考研或考博是不是

也看长得好看不好看”这类的问题回

答过很多次。从“我的老师都是正派

人”到“你觉得我像会被老师性骚扰

的人吗”一直到后来“我的导师是女

的，而且八十了”，哪个答案也谈不上

理直气壮。

性骚扰就此变成所有校园师生

无法辩解的嫌疑。

性骚扰到底是“师生恋”，还是
“性交易”

与发生在陌生人间的性骚扰相

比，校园性骚扰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

逃责可能性。如果说公交车咸猪手

只要靠一段视频就能证实的话，校园

性骚扰则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它常

常假扮成另两种东西，一种是“师生

恋”，一种是“性交易”。常规套路是，

性骚扰在开始时常常披上师生恋的

玫瑰色外衣，败露之后又声称是学生

为利益与教师进行性交易。予之定

义的主体常常是侵犯者本人，而受害

者因其身份较低、年龄较小和社会资

源较少，从未有过同等的发声权力。

性骚扰装扮成“师生恋”或“性交

易”，表面上看起来是往纯爱和纯利益

两个方向分化，从而回避其“侵犯”本

质，但它的共性在于，无论在最初还是

最终，在引诱还是问责的过程中，侵犯

者都试图卸除自己的责任，将受害者

描绘成事件的引发者。只不过前者

是让学生本人相信自己与教师发生

性关系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后者是

让大众相信与学生发生性关系只是

教师“一时经不起诱惑”。这也是我

们思考“校园性骚扰”问题的为难之

处，如何在每个阶段去区分性骚扰或

师生恋，如果学生有着交易企图，教师

的行为是否就不应以性骚扰问责？

将权力因素纳入对校园性骚扰
问题的思考

必须将权力因素纳入到对校园

性骚扰问题的思考中来，才能回答这

些问题。

师生之间是否可以有恋爱？虽然

现代史上无数佳话赋予了师生恋某种

看似的合理性，但我只能从我自己的

经验来说，当学生时，“爱上”教师实在

是太容易；当教师后，想获得学生的

“爱”也太容易。但与其说这是爱，不

如说这是表演、引诱、理想化和自我陶

醉的混合物，而终究是一种控制。

师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绝不仅

仅体现在打分、保研这些实质性的权

力上，它体现在个人整体的呈现方式

上。大学教师在一周中的几个小时

出现在学生面前，使用着他精心准备

过的话语（备一夜课），讲述着他知识

领域中最专业的部分（从本科到博士

花了好多年），甚至穿着最好的衣服，

保持着最优雅的风度（忍受三小时是

极限）。展现或扮演出最好的状态，

这不但不违背道德，而且是教师职业

素养的一部分，因为对教师的理想化

是使教育达成的必经环节。在师生

关系中遮盖弱点，只展现精粹之处，

是其职业要求，而在爱情关系中有意

识地如此行为则被视为欺诈。

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是建立在平

等透明的两性前提下，虽然也要经过

理想化，但那是双方的理想化，而且

之后还要双双进入坦诚相见的过

程。此外，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课堂

一样，能长年强制听众处于不发一

言、专注倾听的状态。在这种极不对

等的权力关系下，学生观看教师表

演、倾听教师诉说，并全盘接受教师

对他的拣选和评判，从中产生出来的

任何仰慕、感激甚或怜爱，都与“爱

情”相去甚远。教师如果坐享这种起

点不公带来的情感收益，本身即可视

为利益侵犯。

同理，就算学生有性交易企图，因

为教师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所以在责任分配上，也应负有更多责

任。从另一角度说，性骚扰侵犯学生

个体，使其他学生的身体安全感受损，

但性交易在此基础上，还动摇大学的

整个评价体系，使评分、保研、入党等

各个方面的公正性都受到损害。

中国大学广泛存在“保研路传说”

正是将性骚扰、性侵犯置换成性交易

之后而产生的后果，它表达的是对于

大学公正度的无信心，而且再次导致

对那些在考试、保研、入党等方面获得

成功的学生的集体污名化。对于侵犯

者个人来说，将“骚扰”偷换成“交换”

似乎可以换来责任减轻，但对于大学

来说，如果默认这一偷换，则是将集体

信誉无谓地消耗在个人罪行上。

有人认为在校园性骚扰事件中，

判定恋爱、骚扰、交换三者的分界至关

重要。但我想说，在这种极其不对等

的权力关系下，三者之间的界限本身

就是模糊的。与其将之视为三种不同

的关系，不如视为同一关系的不同阶

段，并应制定政策，杜绝其各种变体。

与性骚扰划清界限，就能保障学
生权利吗？

在陈小武事件曝光后，我在第一

时间问我的学生：如何看待校园性骚

扰？我担心他们也同样会把性骚扰

正常化，从而默认这是通往成功路上

必须付出的代价。可喜的是，他们并

没有这么想。总的来说，他们认为性

骚扰是不正常的，但女生们另有一种

担心，她们担心陈小武事件的曝光，

是否会使考研、考博的女生录取率进

一步下降。她们认为，男教师可能为

躲避可能的麻烦，而减少对女生的招

收和指导。她们的观察其实深入到

性别权力的深刻层面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受到性侵犯

的人，或者将性作为资本进行交易的

人大多是女性？性侵犯意味着女性

的性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而性交易

意味着女性在性之外的其他权力上

有着更大的脆弱性，甚至需要用放弃

性权力的方式来予以赎回。在我的

女学生设想出来的那个场景中，她们

即将遇到的硕导、博导、招聘官分成

两种。一种选择侵犯女性的性权力，

比如陈小武。另一种则侵犯女生在

学业和职业表现中被平等评价的权

力。他们可能为与陈小武这样的人

划清界限，而把招收女生视为麻烦，

而这种人，却被社会称为正人君子。

对于女生来说，这样的两难依然

是令人绝望的。要成功，还是要清

白？变成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虽

然作为教师，我不停地告诉她们，这

二者在现实中不一定矛盾，但她们不

仅需要靠听闻来建立信心，还要靠见

证来巩固信心，靠经验来确认信心。

抵制校园性骚扰，教师不应当缺席
没有证据证明，性骚扰事件在大

学中发生的概率较在其他人群中更

高。以自身权力优势对学生进行性剥

削的教师毕竟是少数，但这也使大部

分教师更容易认为性骚扰是发生在少

数败类身上的事，与自己无关。何况

教师群体本身较为清高的群体性格和

较为谨慎的言语习惯使得他们哪怕私

下里对性骚扰者忿然作色，却鲜有在

公共场合口诛笔伐。 （下转第3版）

□平湖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沈 萍

温馨与感动是母亲节的主旋律。

我打算利用这个特殊的日子撩拨学生

的心弦，就给学生布置了这样的家庭作

业：在母亲节这一天，写下你最想对妈

妈说的话……还有妈妈对你说的话……

作业交上来了，学生们用文字表

达亲情，流淌出令人感动的旋律，但其

中一份作业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送给妈妈一张贺卡，妈妈说：

‘女儿，你真乖。’我帮妈妈扫地，妈妈

很开心。”

下面是妈妈的话：

“希望你在学习上努力一点，要向

好的同学看齐，在学校听老师的话。”

虽然大多数学生所写的内容相差

无几，但我还是把目光移到姓名处，看

看作者是谁。

是亚亚。亚亚？她的妈妈不久前

因癌症刚去世，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个月前的那

个下午，亚亚被爸爸急急忙忙地接回

家，去见妈妈最后一面。过了几天亚

亚来上学时，手臂上就多了一块黑

纱。一些小朋友好奇，一个劲儿地问，

使得亚亚泪水涟涟，我看了好不忍心。

因为亚亚请了几天假，我抽时间

让她来我这里补课。可是一打开本

子，刚想跟她讲题目，她说了一句：“我

的妈妈死掉了……”

我不由紧紧拥住了她：“老师知

道，老师知道……”

我想象不出当亚亚写这篇作文的

时候，小小的心灵忍受着何等的苦

楚。我想象不出当其他小朋友开开心

心地和妈妈交流，并把这份温暖铭记

在纸上时，亚亚和天堂中的妈妈是怎

么完成“母女对话”的。

那稚嫩的一笔一画分明是用泪水

写就的，我看到的是我们成年人制造的

残忍。回想那天，我们语文教师正好都

在办公室，聊起了他们本周的一年级写

话内容。有同事提到，星期天就是母亲

节，就让学生做一次和母亲对话的写话

练习吧。一听果然是个不错的建议，大

家都为那位教师的建议鼓掌。

发下去的一张张白纸，收上来的

时候写上了文字。母亲节，只是布置

作业的一个理由。但正因为这个理

由，才有了母子间的真诚交流，收上来

的，不只是一张张轻飘飘的纸。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福禄贝尔认为，

作为教育者，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对学

生进行命令和干预，反而让教育和教学

起着毁灭的、阻碍的作用。当我们一厢

情愿认为母亲节是每个学生写话的好

日子，并命令学生照着执行的时候，我

们是否也在以领导者自居呢？是否也

在命令和干预呢？我们想当然地觉得，

每个学生的母亲节都是快乐温馨的。

当我们以领导者自居的时候，我

们看到的只是作业、分数，看不到一个

个活生生的人，这样的教育必定是不

完整的教育。

在亚亚的心中，这是一份要交的

作业，她必须要完成作业。因此，编织

童话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当我们信心满满的时候，当我们理

所当然的时候，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

当我们认为一切会按照自己设计的流

程前行，其结果也会如期而至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该给自己一点怀疑，让自己

有点犹豫？有时，教育的犹豫并不是不

坚定，而是勇敢正视教育复杂性的表现，

是细致面对教育对象丰富性的表现。

残忍的温馨作业

为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湖州市戴
山学校开设了民乐拓展性课程，供学生学习古筝、
中阮、柳琴、二胡等乐器的弹奏技巧，数次组队参
加区、市文艺演出并获奖，彰显“和乐”为主题的校
园文化。图为音乐教师正在指导学生练习古筝。

（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民乐进课堂
培训班bye bye


